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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的心理分析
艾迪芸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西周生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一百回，前二十三回描写前世姻缘，后七

十七回写今世姻缘。研究《醒世姻缘传》的文献很多，各个角度均有，诸如分析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分析书中

所涉及的官场黑暗、分析书中的民风民俗等。本文以薛素姐的心理分析为切入点，分析薛素姐这个人物形象在

书中的各种怨愤、降汉子行为，以及报复心理。并且通过这些分析，去探索薛素姐的性格形成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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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醒世姻缘传》是明末清初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

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以及幽默的语言都受到后世的高

度评价。其中，素姐的悍妇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袁行霈

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中说：“在那种男子可以纳妾，

嫖妓女，而女子却必须谨守‘不妒之德’的社会里，素

姐对不忠实的丈夫越来越严厉、凶悍的惩罚，实则是出

自女性本能妒情和对男性放纵的反抗。”可是这种反抗

只是出自表面，素姐的残酷措施固然能让丈夫一时的委

曲求全和屈服，但是她并没有改变男性以及当时整个社

会所认可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男人是天。在

男人为“天”的社会里， 悍妇薛素姐不但打“天”，

还拼死与“天”战斗到底，其间的无畏与疯狂令人十分

困惑：“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变成这样穷凶极恶的呢？”

1《醒世姻缘传》概述

《醒世姻缘传》之前称为《恶姻缘》，主要根据传

统的因果报应观念，前后写了两世的恶姻缘，从开篇晁

源射杀狐仙埋下恶果，一直到第二十回为第一世恶姻缘：

浪荡公子晁源纵容小妾珍哥陷害正妻；后面八十回晁

源转世成狄希陈，先后娶了狐仙投胎成的素姐为妻和计

氏转生的寄姐，狄受尽二人的折磨虐待，最后得偿今生。

2《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的心理分析

2.1 怨愤心理

《醒世姻缘传》体现出了男尊女卑的权力压抑造成

女人对男人的怨愤心理。进入婚姻的薛素姐如同掉进男

人权力的陷阱。从傧相“上下偷瞧”的“贼眼”“高低

喝唱”的“狗口”中，薛素姐感觉到了男人对女人色相

的觊觎。而撒帐词“管叫新妇脚朝空”等色情描述，把

男女结合渲染为丈夫的性征服之战，新妇是等待丈夫检

查贞洁和享用性器的战利品。这令薛素姐“心中甚是恼

闷”，“甚是不平”，怒斥撒帐词是胡说八道。撒帐词

是侯相特意写给“读书人家”的，代表着正统男人的性

心理与性观念。狄希陈也认为撒帐词“倒也都是些实话”

“没伤犯着什么”。男人的权力剥夺女人的自尊是婚姻

给薛素姐的第一个刺激。撒帐词洗耳之后，薛素姐不但

开始“雌答”、冷遇狄希陈，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表

露自己对狄希陈的怨愤，“恨不得一口吃了他的火势”。

在众人面前薛 素姐也毫不掩饰这种心态。婚礼酒席上

“素姐也在席上坐着，正嬉笑的，只看见狄希陈来到，

把那脸来一沉，众人看着，都诧异的极了。”

怨愤心理还从薛素姐拒绝新婚夫妻肉体结合上流

露出来。《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五回“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这段文字揭示了薛狄二人两性交合过

程中的心理状态。狄薛的两性交合过程， 没有新婚夫

妻你情我愿的氛围和鱼水交欢的愉悦，更像是一场剑拔

弩张的两军交战。薛的一方自认是疏于防范、“着了人

手”，被动中显得“倔强”“阴冷”。狄的一方不但毫

无怜爱之情， 还借机报复，靠强力威胁求得性欲满足。

表面上狄希陈“称心遂意”， 薛素姐也渡过 难关，而

实际上一种“如芒刺在背”式的夫妻关系已由此定型。

特别是薛素姐的为妻心理，一方面将两性关系视为“例

行公事”，同时毫不减弱对丈夫的敌视。在薛素姐残酷

虐夫之后，这种为妻心理表现得更加荒诞—与夫行房与

虐待夫君并行不悖。从而表明，为妻角色与恩爱绝缘，

更加促使怨愤深潜人心，最终化为悍妇怨恨男人的心理

品质。

薛素姐怨愤心理的生成更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

文化心理紧密相关。薛素姐对轻视的敏感，惹火就着的

发作方式，咒骂丈夫时的口气及用词都像极了身为妾妇

的生母，毒恨婚姻的心理也与其一脉相承。薛素姐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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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仇恨丈夫的妇人林大妗子亦惊人地相似。薛父曾感

叹林氏夫妻关系如“红了眼”的世人一般，这也成为日

后狄薛夫妻关系的谶语。在两性权力关系中，女性群体

的受虐，虽然已被社会伦理道德合理合法化，但权力压

抑导致受 虐一方的敌意甚至仇视却在所难免。这种对

男人权力专制的不平衡心理，只要男权存在一天，就有

其滋生的土壤。这一点薛素姐自己也十分清楚，她曾祈

求泰山奶奶保佑自己来世做男人，不再像今生这样万事

不如人。

2.2 降汉子心理

《醒世姻缘传》中敢降汉子的女人不少，但平庸的

悍妇往往满足于剥夺丈夫多妻的资格，薛素姐却打起夫

权和家长权力的主意。薛素姐令夫权尝到被颠覆的滋味，

五十二回中，薛素姐发现丈夫“养女吊妇”，于是“七

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试”。薛素姐“行凶”的理由其实很

简单。正如狗急跳墙，兔急咬人，薛素姐感到一种来自

丈夫多妻特权的婚姻威胁。这种恐惧心理源于女人自然

的性心理，更来自自我权利的维护。丈夫婚前的艳遇只

能被动接受，婚后故伎重演，这等于给了薛素姐清算新

账旧账的机会。七十二般非刑背后，是薛素姐对丈夫享

受任意占有女人特权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薛素姐并

不满足于打打丈夫出出气，她动手亦动口，借男人的理

论来抨击男人的权力，正所谓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

这使薛素姐高出一般悍妇，也使夫权格外尴尬。婆婆袒

护儿子嫖妓，宣称：“嫖来！汉子嫖老婆，犯法吗？”

还扬言要卖地让儿子嫖。而根据正统道德设定的准则，

男人以齐家为人生第一要义，“养女吊妇”毕竟非君子

所为。好色只会败家乱家，令男人“成不了人”。这些

至理古训令薛素姐反驳婆婆显得义正词严，把婆婆“气

得像蛤蟆一般，蝈蝈儿的咽气”。用“成不了人”作为

管教丈夫的借口，在否定男人特权的同时声称是为男人

好，悍妇薛素姐也不乏幽默意味。

挑战汉子到家长权力的头上，也是薛素姐作为悍妇

的“过人之处”。薛素姐担心公公的小妾调羹生出儿子，

或勾引丈夫。可她很快就发现，调羹真正的威胁是接替

婆婆当家，而自己作为独生子的正室却被排除在家政之

外。所谓薛素姐“吃醋到公房”的实质即在于此。狄婆

子生前完成了家政权力移交，薛素姐虽然为大权旁落犯

下气死双亲的人伦罪孽，可她到底还是与家庭权力无缘。

在遗产继承上薛素姐亦空忙一场。虽然把调羹母子赶出

狄家，可财产继承偏偏调羹有份，自己却落得个“乌鸦

闪蛋”，成为众人嘲笑的“呆瓜”。个中的奥妙童寄姐

说得最清楚：“人家娶老婆，不图生孩子，留后代，是

舍饭给她吃，舍衣裳给他穿哩？”封建家庭历来将财产

继承与传宗接代等同起来，为人之妇不生育子嗣如薛素

姐就一文不值。因此，这厢薛素姐不惜做恶人，替丈夫

“把拦家事，那隔壁狄员外临终嘱咐遗产，将薛素姐从

身边调开”。

权力的冲突是利益的冲突。男人“养女吊妇”的特

权的确损害了正妻的利益，也大有玩物丧志破败家产的

危险。可特权毕竟特权，尽管悖谬也不意味着为人之妇

就有理由可以颠覆它。 傅氏的父亲如此劝慰因丈夫纳

妾而烦恼的女儿：为妻者要容忍为夫三妻四妾，量大福

亦大，夫贵妻荣，贤名大起，利远大于弊，“只有受用，

不添愁帽”。在此意义上，薛素姐选择和丈夫作对，丢

掉了日后七品夫人的荣华，的确是一个利益上的“呆瓜”。

至于薛素姐与家长权力作对，性质就更为严重。家长的

权力完全没有夫权“养女吊妇”之类的理由可言，它以

血缘伦理为基础，靠长幼尊卑孝悌节义，把家庭成员分

等论级地维系在一起，以保证家族权力者—男人的利益，

和它过不去的女人更是“天理”难容。薛素姐曾经做到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六十八回“狄监生自控

妻妒”中，薛素姐强迫监生丈夫狄希陈与烧香的婆娘为

伍，声称：“我可偏要坏坏你的体面了”。她甚至将男

人主宰女人精神的特权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逼使监生

狄希陈和自己一起跪拜两个道婆为师。薛素姐降汉子的

与众不同在于，她不但违反男人的规定，甚至还去规定

男人，她对男人权力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2.3 报复心理

薛素姐打“天”，同时亦被“天”打，这种施虐与

受虐的恶性循环，不是“一种对重复的自我伤害行为的

病态的固恋感”，而是对男人权力制裁的报复。薛素姐

受到男人的制裁，又对男人的制裁进行报复，最终被男

人的权力所消灭。

怨恨男人与觊觎权力，势必给薛素姐招来权力而受

到的制裁。受到制裁的薛素姐毫不退让地采取报复行动。

从成为悍妇到六十二回，是薛素姐报复的黄金时代。薛

素姐用虐待丈夫来刺激家长的神经，将自认或确实受到

的惩治一一报复。尽管薛素姐在报复过程中险遭打算，

还是取得了辉煌“战绩”—让丈夫畏己如虎。从六十三

回到七十六回，薛素姐遭到的制裁更加严厉。上庙烧香，

被光棍们弄得声名狼藉。夫家、娘家坐视其出丑。官府

惩戒的不是耍流氓的光棍们，而是薛素姐自己。男权惩

罚铺天盖地而来，令薛素姐不知如何报复是好。无论是

咬丈夫一口肉、与丈夫分居，还是让丈夫喂蚊子，对雪

耻报仇都无济于事。薛素姐给活蹦乱跳的丈夫、弟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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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悼亡经，对奉文赴监上京的丈夫百般诅咒，鞭打用来

做公婆替身的偶像和做丈夫替身的猴子……以获得心

理平衡与精神胜利。种种报复结果均为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报复之途上薛素姐开始走下坡路。

男人权力的蓄意策划的制裁，令薛素姐屡战屡败，

薛素姐的报复之旅实为受虐苦旅。上京寻夫的薛素姐，

被狄、相、童三家联合哄骗，先被软禁两三个月，后被

手下押解出京，直至回乡尚不知丈夫纳妾的真相虚实。

反间计更是令人叫绝。薛素姐如猴子一样被人玩弄于股

掌之中。七品夫人官服的诱饵引得她破天荒参加了她一

贯拒斥的祭祖。真真假假的恐吓舆论令薛素姐相信，不

随夫上任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至于下马威，是初见夫妾

时受的好一顿马鞭。加上流落异乡、被官府锣指……这

一切令薛素姐对夫权恨之入骨。打向丈夫的六百棒槌，

烧向丈夫的一铲炭火，射向丈夫的一支利箭，实为这种

仇恨的必结之果。最后的报复阶段薛素姐到处碰壁，炭

火烧夫之后，如果不是儒生们顾忌，她或许已被成都太

守派人扔到江里销尸灭迹。

薛素姐和狄希陈之间究竟谁报复了谁？薛素姐报

复的方式看上去恶毒却只具表演性而毫无实效，诸如给

丈夫、弟弟们打生人酿、鞭打偶像猴子、镇魔丈夫、在

金龙四大王庙念诅咒语等，其全部作用不过是撒风出气，

实属一种精神胜利法。借助官府报复的做法更是异想天

开，非但不能“调回”丈夫，反而惹祸上身。倒是狄希

陈坐收渔利，官府替他报了拶指之恨；薛素姐告丈夫谋

反的恶名，又奉送他一个休妻的理由。如果把薛素姐的

施虐，受虐，再施虐，再受虐加以图示便可发现，施虐

与受虐的内容常有惊人的相似，看上去的确像是“重复

地自我伤害”。

3《醒世姻缘传》中素姐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

根源

希陈和素姐的婚姻关系是封建的包办婚姻。在他们

很小的时候婚姻关系就由双方父母确定下来，这在封建

时代是正常的。包办婚姻尽管并不必然导致夫妻参商，

却也经常如此。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男女双方的感情、精

神个性等重要因素。事实上，素姐对自己的婚姻是不太

满意的。有一次她竟敢痛骂自己的父亲，嫌他“把个女

儿推在火坑里，瞎了眼， 寻这个女婿”。

素姐撒泼作恶又有其经济根源。公公纳调羹为妾，

素姐多次吵闹撒泼， 要赶走调羹，甚至竟要阉割公公：

只素姐唯恐调羹生了儿子夺了她的家私……几次趁公

公睡着时，暗自拿了刀要把公公的生殖器割了，叫他绝

了欲，免夺她的产业，又好做了内官，再挣家事与她。

然而作者认识不到素姐性格行为的本质，他只是停留在

表面，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素姐的一

切行为思想视为大逆不道的，丑恶的，不遗余力地加以

挞伐和诅咒，骂她是骚狐托生的，称她是“悍妻”“恶

物”，完全否定、丑化她，最后让她早早死去。这充分

表现了作者的封建偏见。从事实来看，素姐泼悍的性格

和行为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其性质有正当的、有恶的，

也有无害的，因此素姐的形象也是复杂的、多层次的，

实际上，素姐的思想行为固然有不近人情，蛮横无理的

丑恶面，如她骂公婆和父亲，时常与他们作对，以致先

后气死他们。但应指出的是，素姐之所以同他们作对，

是因为他们以封建礼法、封建妇道来压制和束缚她，使

她就范；而她基于本能，不自觉地进行抵制和反抗，因

此她的行为同时又具有其合理性、正当性。

4 结语

《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是古代悍妇的代表，在现

代通常被解读为具有反抗精神的叛逆女性。薛素姐是后

半部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写她超常的乖戾，虐待丈夫

狄希陈，棒打、鞭笞、针刺，无所不用其极，虽然是神

人给她换了一颗恶心，但也写了造成她虐待狂的现实原

因。只是其反抗在本质上是正当而合理的，在形式上却

是不正当的或是变态的，在当时看来就是彪悍的，因为

她不可能根本否定封建制度对广大妇女的奴役和压迫，

且她没有那样高的思想认识和要求。但作者为了突出素

姐的“恶”不惜大肆渲染，极力夸张，以内容其实是有

几分失真的。但小说整体是以因果报应警世劝人，亦包

孕着呼吁男女平等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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